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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昀小说中的清代新疆文化书写

吴　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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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纪昀小说关于新疆的记述，内容包括：一是记录当地自然风光及怪异之事；二是记
录当地将士、遣犯怪异之事；三是记录内地民众入疆后当地风俗变化；四是考证当地汉唐遗迹，
并进行驳正。这四类故事体现出作者两方面的写作目的，其一即表达纪昀本人对塞外诸多奇
观异景的认识或解释，其二是融合由汉入疆的各种风俗，试图以儒家文化传统整合边疆风俗信
仰，使之与内地保持一致。域外壮丽的自然风光与当地丰富的文化历史遗迹消解了纪昀心中
的苦闷郁结之情，同时也扩展了志怪小说的题材类型，接续了志怪小说的博物传统，丰富了清
代志怪小说的艺术风貌，为当时及后学了解、研究边疆文化提供了一个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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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间人纪昀曾被贬谪新疆，在长期孤寂的生
活中，他利用诗文、志怪小说、随笔等记录了大量
新疆当地的文化及日常生活。以小说《阅微草堂
笔记》为中心，其中涉及新疆风貌、乌鲁木齐百姓
生活的各个侧面，其书写内容虽尚未摆脱“拓荒”
的范围，但客观上，却为当时的文人认识、了解边
疆打开了窗口，又为后来的边疆学研究提供了丰
富而广泛的一手材料。

一、谪贬文官，寄意文辞

纪昀字晓岚，一字春帆，号石云。生于雍正二
年（１７２４），逝于嘉庆十年（１８０５），直隶河间府献县
（在博野、蠡县的东面近卫河，位处冀中平原）人。
纪昀作为文学侍从之臣，自登科后就一直因学问
优长而被乾隆留在朝中为官。除去乾隆二十八年
有一次短暂的外放福建学政的经历外，纪昀另一
次离京的经历则是乾隆三十三年秋因卢见曾案被
贬乌鲁木齐，直至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才被赐环。
纪昀在乌鲁木齐度过了两年多的时间，这也是其
仕宦生涯中离京最远、在外时间最长的一段经历。

可以想见，乌鲁木齐之行势必对《阅微草堂笔记》
的创作有着重大的影响。这也可以从《阅微草堂
笔记》关于乌鲁木齐的记述中看出，从《滦阳消夏
录》开始，除去十九与二十四两卷之外，每卷皆有
关于乌鲁木齐之记载，共计七十八则之多。以所
记述志怪发生的地点论，除去京师、河间府外，则
属乌鲁木齐最多。

纪昀虽然是被贬到乌鲁木齐，但无论是《乌鲁
木齐杂诗》还是《阅微草堂笔记》中关于乌鲁木齐
的记载都很难找到怨望之词，反而像钱大昕说的
那样“无郁轖愁苦之音，而有舂容混脱之趣。”（《纪
晓岚文集》）之所以如此，固然与清代的文化专制
政策有关，但也与当地官员对纪昀的优待以及乌
鲁木齐本身优越的自然条件对纪晓岚内心愁苦的
消解分不开。纪昀与时任乌鲁木齐提督的温福的
关系十分融洽，《阅微草堂笔记》“张一科”条，就是
温福在乌鲁木齐城西秀野亭宴请僚佐时，作为章
京的纪昀在座间听到的。纪昀作为罪员却可以参
与宴会，并在席间与温福谈论鬼怪之事，由此可见
温福对他的优容。而温福由乌鲁木齐提督升任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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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巡抚，恰逢纪昀在当地种的虞美人开花，他将这
件事比为“如扬州芍药偶开金带围也”。扬州芍药
的故事屡见于宋代笔记，今姑举一则，以明其义。
“维扬芍药甲天下，其间一花若紫袍而中有黄缘
者，名‘金腰带’……且簪是花者位必至宰相，盖数
数验。”［１］由此，也可看出纪昀对温福的感激及期
待之情是何其深厚。虽然新疆、宁古塔、乌里雅苏
台皆为清代贬谪官员、流放罪犯之地，但三地人
文、自然条件却相去甚远。据《宁古塔山水记》“石
城”条记载当地：“城方二里，磊石而成，垣城内居
民寥寥数家。”［２］《乌里雅苏台志略》“城垣”条载乌
里雅苏台“乾隆三十三年，创建木城一座，周围三
里。”［３］可见两地人口之稀少与环境之萧条。至于
乌鲁木齐，据《西域闻见录·卷一》“乌鲁木齐”条
下记载：“（城中）字号店铺鳞次栉比，市衢宽敞，人
民辐辏，茶寮酒肆，优伶歌童，工艺技巧之人无一
不备，繁华富庶，甲于关外。”［４］纪昀虽被贬至此，
而其地之繁华并不亚于内地，又值国家新近统一
新疆，将大量人力物力用于新疆的建设，所以乌鲁
木齐到处呈现一派欣欣向荣之象，这也在一定程
度上消解了纪昀的愁苦之思与怨望之情。故而，
在晚年创作《阅微草堂笔记》时，才会对乌鲁木齐
的那段时光念念不忘，每每见诸笔端，几乎每一卷
都留下有关乌鲁木齐志怪的记述。

关于乌鲁木齐志怪的记述，其内容可分为以
下四类：一是记录乌鲁木齐奇异的自然风光及怪
异之事。二是记录发生在当地将士、遣犯身上的
怪异之事，发明因果报应之不爽。三是记录大量
内地民众进入乌鲁木齐后引当地风俗之变化。四
是考证汉唐遗留在乌鲁木齐及其周边的碑志、遗
迹，并结合自身实际生活经历对汉唐志怪小说中
记录的西域怪奇荒诞之事进行驳正。要之，这四
类内容又体现出作者两方面的写作目的，其一即
表达纪昀本人对塞外诸多奇观异景的认识或解
释，其二是融合由汉入疆的各种风俗，试图以儒家
文化传统整合边疆风俗信仰，使之与内地保持
一致。

二、塞外风光，释异为常

乌鲁木齐地处塞外，意为水草丰美之地，其地
耕牧两宜，故地理风貌与内地相比有着显著不同，
这也引起了纪昀的注意，如《土鲁番大风》《乌鲁木
齐多野牛》《古松皮》《西域瓜果》等则都对乌鲁木
齐的自然风貌进行了描述，认为这种不同于内地

的自然风貌是一种“异”，并试图对这种“异”的成
因作出自己的解释。如在论述土鲁番多风时，他
认为这是“盖气之所聚，因成斯异。犹火气聚于巴
蜀，遂为火井，水脉偶聚于于阗，遂为河源云。”［５］

张载就认为“气坱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
“气聚则离明得施而有形”［６］。认为“气”是天地万
物的根本。纪昀的解释明显受其影响，可见他是
在试图用儒家的天地万物皆为“气”所聚集而成的
理论对吐鲁番大风的成因进行解释。再如其奴吴
玉保曾经得到一块古松的树皮，竟然拿来作床，作
者从历史的角度指出“盖天山南北，如乌孙、突厥，
古多行国，不需梁柱之才，故斧斤不至。”所以才会
有古松“高出二三十丈”的奇观。无论是吐鲁番可
以把人刮起来送到两百里之外的大风，还是生在
山谷树冠够到山峰的古松树，都是一种内地看不
到的奇异景观。可见，纪昀对于乌鲁木齐风物的
记录是出于记异志怪的目的，所以除了乌鲁木齐
奇特的自然风光外，他对乌鲁木齐本地发生的怪
异之事也积极著录。纪昀所记录的乌鲁木齐之
“怪”与内地之“怪”有着很大的不同，内地之“怪”
更具“人性”，无论是狐狸还是花精、木怪，在成为
“精怪”后都或多或少具有人的属性，可以用人类
的逻辑对其行为进行推测、解释。而乌鲁木齐之
“怪”则不可以常理度之，如刚朝荣遇到的“身毵毵
有毛，或黄或绿”的野人，参将海起遇到的“山精”，
吉木萨台军遇到的“面及手足皆黑毛”的山神，他
们似乎都只有动物本能，害人也只是为了觅食，并
非涉及前世的果报，也与被害之人是否犯有过错
或触犯某种禁忌无关，由于这些怪异发生的地点
都在乌鲁木齐周边的深山之中，是汉文明还没有
触及到的地方，所以纪昀面对这些怪异进行描述
后，只能对其性质进行猜测，难以给出明确的解
释。记录乌鲁木齐的“怪”，除了记述异闻之外，还
有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意图，即将清朝平定新疆的
战争“神圣化”、“天命化”，指出清朝取得胜利是天
命所归，非人力所能阻挡。如《乌什回部》［５］一则，
乌什的的回部将要叛乱时，有人看到在其始祖墓
上有巨人东向，若有所望，是知道部族将遭到从东
面而来大祸。再如《和和乎通诺尔之战》一则，“巨
人端拱东拜，意甚虔肃，知为山灵。”而对山灵东拜
的解释是“窃意或此地当内属，故鬼神预东向
耶。”［５］这两条都突出了鬼神拥有的“前知”、“预
知”能力，同时也说明清朝平定新疆“事皆前定”，
是人力无法更改的，从而使这场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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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清朝———有了天命所归的神圣性和统治新
疆的合法性。

纪昀记载发生在当地将士及遣犯身上的怪异
的主要意图则是发明因果报应之不爽。清朝平定
新疆的战事非常惨烈，将士难免心怀恐惧，而他则
记述了许多将士因作战英勇，虽死于战事但终获
善果的故事，如《滦阳消夏录》卷三记载“有厮养曰
巴拉，从征时，遇贼每力战。”［５］后战死成为博克达
山神部将。又如乌鲁木齐提督巴彦弼曾对纪晓岚
说梦中曾至冥司，见到因不同原因死亡的人所登
名册亦不同，而为国死难的将士大都“最上者为明
神，最下者亦归善道。”所以巴弼彦说：“吾临阵每
忆斯言，便觉捐身锋镝，轻若鸿毛。”这些故事一方
面借因果报应之说消解了战争的残酷，另一方面
又借死难将士的故事对因果报应之说作了阐释。

乌鲁木齐建城之后，大量的罪犯被流放到此，
“鳞鳞小屋似蜂衙，都是新屯遣户家”，“蓝帔青裙
乌角簪，半操北语半南音。秋来多少流人妇，侨住
城南小巷深”［５］，就是描写大量罪犯被流放到乌鲁
木齐后，城内房屋鳞次栉比，十分拥挤，住户来自
各地所以北语南音交杂的情形。正是因为乌鲁木
齐的住户成分主要是驻军及被流放到此地的遣
犯，所以城内的秩序十分混乱，至于“冶荡者惟所
欲为，官弗禁，亦弗能禁”，在这样的治安状况下各
种“怪事”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纪昀之所以热衷
于记录遣犯身上发生的怪异之事，原因还在于遣
犯本来就是身上有罪之人，大多数也是品行不端
之人，他们既热衷于作奸犯科，有机会就会想从戍
地逃走，而乌鲁木齐周围地理条件极为恶劣，所以
往往不能成功，被抓住后种种因果报应的传说就
随之而起。比如《遣犯刘刚》一则就是极佳的例
子，刘刚从戍地逃走，半路在大树树洞中睡着，结
果被逻骑追上。就是这么一个简单地故事，再加
上刘刚自己曾经杀过人，一个被杀冤魂借机报仇
的发明因果不诬的故事就这样成型了。再如刘允
成，因为“逋负过多，迫而自缢”而他被流放到乌鲁
木齐的原因则是“为重利盘剥，逼死人命事”，在纪
晓岚看来这正表明“天道乘除，不能尽测。善恶之
报，有时应，有时不应，有时即应，有时缓应，亦有
时示之以巧应”［５］，正是这种报应的神秘莫测，更
使人感到畏惧而不敢为非。通过以上两个例子，
我们也可以看出纪昀之所以记录发生在遣犯身上
的怪异之事，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常常触犯禁令，做
出违背常规之事，是“异”的一种；另一方面，则是

因为遣犯天然就带有罪孽，运用因果报应之说可
以极好地解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异”，给他的记
述带来极大方便，这也是其他故事中作者极好记
述发生在仆妇、妓女等社会底层身上的“异”是一
样的道理。

三、整齐风俗，以儒治疆

“小说”作者，在汉代大多是方士或儒生，其功
用，在于干谒帝王，投其所好，以求功名。如王充
在《论衡》中所言：“立奇造异，作惊目之论，以骇世
俗之人；为谲诡之书，以著殊异之名。”［７］游说君
主，评议朝政。子部小说的发展与封建皇权的强
化，实是不能分隔开来的线索。小说功能历经几
朝而有所转变，从“王者欲知闾巷风俗”（颜师古
《汉书·艺文志》注）的载体到清代娱目逞心的游
戏之作，而相反的，小说家的身份反而从稗官变为
正式官员，甚至是京官，这就不能不影响着小说的
创作功能和意义。

大量的汉族人从内地进入新疆，也将内地的
风俗信仰带入乌鲁木齐，对这一情形，《阅微草堂
笔记》也有所记载。关于乌鲁木齐的关帝信仰，在
《滦阳消夏录三》和《滦阳续录二》里均有载述，并
且认为其颇为灵异，如《乌鲁木齐杂诗》中“齐拜城
南壮缪祠”即是此种信仰兴盛的证据。纪昀对汉
人信仰进入新疆是十分高兴的，如昌吉之乱关帝
显圣，他认为这是“国家之福祚，又能致神助于二
万里外。”这也与他对当地风俗的不满有关，在《额
鲁特寡妇》一则中，他认为额鲁特寡妇在丈夫过世
后为公公养老送终是符合“孝”的，但后来又改嫁
他人则是“惜其不贞”。

文人们热衷于小说家言，是和中国古代士人
修齐治平的理想分不开的，正是志怪小说这一文
体，为文人指了一条出路：似乎书写小说就可以参
与经国治天下。“汉代的小说家尽管身份低微，却
深受帝王的宠幸，他们要么是待诏之臣，要么是方
士侍郎，而且像虞初还享受着黄衣、坐专车的待
遇，参与国家重要活动。”孙少华认为“对政治得失
的讨论与对儒家学说的称述，最终成为规定汉代
诸子思想的两个基本范畴，同时也成为汉代诸子
著书立说的两大基本主题。”［８］中国传统的士人精
神中，个体的道德实践始终是和社会的政治体制
相联系的，由内在的个人修为到重建社会政治秩
序是士人的必经之路，也是最大限度实现“道”的
理想的途径。即使遭遇流放，文人也始终没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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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自己的政治追求。文人写作小说，推崇德治，宣
扬忠信，提倡报恩，体现出儒家的一种伦理道德思
想，并且利用小说的讽谏功能，最终实现干预社会
文化以及政治建设的目的。这种讽谏寄托了小说
家的历史和家国责任感，余英时在《汉代循吏与文
化传播》中认为循吏在身为官吏的同时“又扮演了
大传统的‘师’（ｔｅａｃｈｅｒ）的角色。”［９］故而，我们可
以推测纪晓岚对额鲁特寡妇的不满也是出于儒家
“整齐风俗”的传统，体现了纪昀作为官吏试图以
儒家文化传统整合当地风俗信仰，使之与内地保
持一致的意图。

新疆，早在汉唐时期便归属于中央政府统治
之下，汉置西域都护府、唐置安西北庭都护府，各
统治新疆达百年之久，故而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
迹。而西域文明也不断沿丝绸之路渗入内地，如
志怪小说中不断出现的西王母、昆仑、瑶池、火浣
布、胡商等题材即是一证。自安史之乱后，西域与
中原的联系便被切断，其中经历宋、元、明直至乾
隆平定准噶尔部，西域作为新疆才重新被纳入版
图。在乾嘉及道光时期社会发展和学术发展的交
相作用下，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得以发展
起来。嘉庆朝，尤其是道光后期，中国出现了大规
模的边疆危机，由此所带来的国家危机和民族兴
衰成了当时社会知识分子最关注的内容。在这一
状况影响下，乾嘉、道、咸几朝的边疆研究呈现出
兴盛期的特点，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西北边疆地区
史地学的兴起。这一时期，举凡边疆政治、历史、
地理、民族、文化、军事、域外等领域，都出现了相
当多的研究者，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许多不朽的
著作得以产生，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环境

和社会状况都有了极大的呈现。这一热潮也反映
在志怪小说的创作中。

纪昀在乌鲁木齐生活达两年之久，在奉命勘
察地形、构筑军城之时见过许多汉唐时的碑铭、城
池遗址，也见到了许多汉唐志怪中记载的西域异
物。作为当时的学问大家，深受“一物不知，君子
所耻”的儒家博学传统和汉学考证之风影响，纪昀
自然要对这些遗迹、异物做一番考证。乾隆三十
五年，纪昀两次奉命与当地驻军将领相度屯兵之
地，在这两次外出考察时，他通过残碑认定“特纳
格尔为唐金满县故地”，“吉木萨有唐北庭都护府
故城”，为清代统治新疆找到了历史依据。而对于
汉唐志怪中对西域的记载，纪昀则认为很多都属
虚妄无稽，“而所谓瑶池、悬圃、珠树、芝田，概未乎
见，亦概未乎闻。”［５］像《古今注》里记载的“大如六
升之瓠”的青田核，当地人说根本就没有这种东
西。再如《杜阳杂编》里记载的“芸香”，可能是一
种叫“玛努”的草根，当地僧侣拿来供佛，也不像书
里说的“香洁如白玉”，这些记载“均小说附会之词
也。”这也体现了《阅微草堂笔记》对志怪小说博物
传统的继承。

乌鲁木齐壮丽的自然风光，作为清帝国新疆
土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风貌与当地丰富的文化历
史遗迹，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纪昀心中的苦闷郁
结之情，成为他谪居在外却心系国家福祚的凭籍，
同时也扩展了《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志怪类型、故
事题材，接续了志怪小说的博物传统，既使清代志
怪小说的艺术风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也为当时
及后学了解、研究边疆文化提供了一个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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